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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世界 3 与图书馆的明天
∗

周文杰

摘　 要　 本文立足于世界 3 理论和知识组织原理,对元宇宙时代图书馆职业变迁展开理论分析和讨论。 从元宇

宙所具备的信息交流方式变革和个体沉浸式参与两个维度入手,以客观知识世界内在结构的表征和图书馆在社

会认识高级进程化中的作用为理论分析路径,对元宇宙语境下图书馆的形态和功能进行探索和分析。 研究发现,

以“世界 3”内在结构表征为目标的知识组织将是元宇宙时代图书馆的主要业务突破口,而经过整序的客观知识

世界将是图书馆促进社会认识高级化进程的基础;元宇宙时代,图书馆将面临由场所到场域的形态之变和由制度

设计到思想实验平台的功能之变。 基于新型的元宇宙场景对图书馆的未来展开讨论,有助于图书情报领域展开

前瞻性的理论建设与实践转型。 参考文献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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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sen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transforming
 

tendency
 

of
 

librarianship
 

in
 

the
 

forthcoming
 

metaverse
 

era
 

to
 

make
 

an
 

in-dept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3
 

theory
 

and
 

the
 

principle
 

of
 

knowledge
 

organization.
 

With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metaverse-related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ons we
 

identify
 

the
 

virtual
 

reality
 

interaction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immersive
 

participation
 

of
 

individuals
 

as
 

two
 

dimensions
 

to
 

make
 

an
 

in-depth
 

analysis
 

for
 

the
 

structure
 

of
 

metaverse.
 

This
 

paper
 

sheds
 

light
 

on
 

the
 

forma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future
 

librar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wo
 

dimensions
 

of
 

metaverse
 

as
 

we
 

mention
 

above
 

along
 

with
 

the
 

theoretical
 

path
 

from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ner
 

structure
 

of
 

objective
 

knowledge
 

world
 

to
 

the
 

functions
 

of
 

library
 

in
 

social
 

cognition
 

upgrading
 

process.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analysis
 

on
 

the
 

two
 

dimensions
 

of
 

metaverse
 

with
 

bi-dimensions
 

of
 

library
 

profession which
 

are
 

record
 

resources
 

and
 

client we
 

find
 

that 1  Future
 

librarianship
 

under
 

the
 

context
 

of
 

metaverse
 

is
 

expected
 

to
 

fulfill
 

the
 

goals
 

of
 

knowledge
 

organization
 

via
 

representation
 

of
 

􀆵world
 

3 
 

internal
 

structure and
 

meanwhile the
 

organized
 

objective
 

knowledge
 

world
 

will
 

be
 

the
 

basis
 

for
 

the
 

library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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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social
 

cognition
 

process.
 

2 The
 

library
 

profession
 

is
 

expected
 

to
 

transform
 

from
 

the
 

traditional
 

physical
 

place
 

as
 

book
 

stack
 

room
 

to
 

a
 

knowledge
 

exchange
 

field
 

in
 

the
 

metaverse
 

era.
 

Besides the
 

functions
 

of
 

future
 

library
 

will
 

transform
 

from
 

social
 

information
 

poverty
 

reduction
 

system
 

to
 

a
 

social
 

thought
 

experiment
 

platform.
This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benefit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process
 

in
 

the
 

context
 

of
 

metaverse
 

by
 

forecasting
 

the
 

library
 

profession
 

in
 

the
 

future
 

through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in
 

the
 

metaverse
 

age the
 

idea
 

of
 

library
 

as
 

the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intermediary
 

is
 

likely
 

to
 

be
 

realized
 

finally Secondly the
 

forthcoming
 

metaverse
 

era
 

looks
 

forward
 

to
 

re-defining
 

the
 

function
 

and
 

mission
 

of
 

the
 

library
 

profession Thirdly it
 

is
 

urgent
 

for
 

library
 

professio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iscipline
 

and
 

specialty
 

development
 

in
 

advance
 

with
 

the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meta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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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ield
 

theory. 　 Sense-making.

　 　 元宇宙(Metaverse)概念的提出及其对人类

社会可能产生的深刻影响,已得到学界和业界

的广泛关注。 赵星等认为,虚拟世界与现实世

界的交汇融合很可能会成为未来三十年中最大

的社会变革之一[1] 。 世界元宇宙大会发布的

《工业元宇宙白皮书》指出,进入元宇宙时代,整
个世界、整个社会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2] 。 作

为一门致力于对记录资源①的整序与管理进行

理论总结的学科,图书馆学有必要基于急剧变

化的信息化、智能化社会场景,从元宇宙的视角

对图书馆职业②发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趋向加

以分析和讨论。
到目前为止,虽然关于元宇宙本身的理论

体系建设与实践要素解析还远未成熟、明晰,但
从目前学界和业界的描述、分析与讨论中可以

看出,元宇宙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信息获取更加

精确,信息传递与交流的完整性、时效性、实时

性将大幅度提升,个体沉浸式参与将成为整个

社会的全新沟通场景,三维模型的传递将成为

元宇宙时代信息交流的新常态。 《工业元宇宙

白皮书》指出,在元宇宙时代,人不仅是消费者,
也是生产者,更是创造者,元宇宙时代强调的是

“个人创意 / 体验” + “数字化、互联网、人工智

能” +“制造业” [2] 。 概括而言,信息交流方式的

深刻变迁和个人体验式、沉浸式的社会生活参

与方式作为理解元宇宙的两个基本向度,与以

记录资源(在特定语境下也称之为信息资源、知
识资源、书籍或文献)和用户(或称读者)二维向

度为元理论框架的图书馆学[3] 存在着极高的可

类比性。 本文在概述元宇宙基本架构的基础

上,立足于波普尔(Karl
 

Popper)所发展的世界 3
理论,从图书馆面临的形态之变和功能之变两

个方面,对元宇宙语境下图书馆学的理论要素

和实践趋向加以解读。

028

①

②

本文中,“记录资源”是一个用来概括描述图书馆专业活动资源基础的术语,这一术语大致涵盖传统图书

馆学语境下的“信息资源”或“知识资源”并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具体而言,记录资源旨在涵盖图书馆自产

生以来就一直秉持的资源基础,而“信息资源”“知识资源”只是记录资源在“信息社会” “知识社会”等时期的特

定称谓。 同时,使用“记录资源”这一术语也意味着,本文对“信息” “知识”的概念界定及其资源形态不加细致区

分与讨论。
本文中,“图书馆职业”一词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具体指由实体或虚拟的图书馆及其从业者以及专业

教育和理论建设者组成的集合。 也就是说,本文所指的图书馆职业,不仅指图书馆本身,还至少包括依托记录资

源开展知识交流活动的图书馆从业者,以知识的组织与交流为话语基础的图书馆学,以及与此相关的专业教育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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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宇宙是一个什么样的宇宙

根据世界元宇宙大会的定义,“元宇宙是利

用科技手段进行链接与创造的、与现实世界映

射与交互的虚拟世界,是一个具备新型社会体

系的数字生活空间” [2] 。 清华大学沈阳团队在

所发布的报告中引用 Facebook(目前该公司已

正式更名为“Meta”) CEO
 

扎克伯格( Mark
 

Zuck-
erberg)的话,“可以把元宇宙看作是一个具身性

的互联网,在这里人们不再浏览内容———而是

在内容之中”,据此,该团队认为,元宇宙是开放

的可编辑世界[4] 。 综合而言,元宇宙是一种整

合了多种新技术而产生的新型虚实相融的互联

网应用场景和社会形态。 元宇宙基于扩展现实

技术提供沉浸式体验,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生成

现实世界的镜像,基于区块链技术搭建经济体

系,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经济系统、社交系

统、身份系统上密切融合,并且允许每个用户进

行内容生产和编辑[2] 。 据此,本文认为,基于虚

实互动映射新技术的信息交流方式变革和沉浸

式个体参与方式是解析元宇宙的两个基本

维度。
回顾人类信息交流方式的发展历程,可以

看出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基于口头语言的交

流阶段,这是一种即时的、覆盖全部人群的交流

方式;基于书面文字的交流阶段,这是一种时空

分离但仅涉及具有文字识读能力人群的交流方

式;基于信息通信技术( ICT)的交流阶段,这是

一种跨时空的、兼具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交流

特征、覆盖所有具备 ICT 接入条件人群的交流方

式。 从发展态势看,基于映射与交互而实现现

实与虚拟世界融会贯通的元宇宙,很可能将使

人类进入下一个全新的信息交流阶段。 在元宇

宙阶段,基于云化技术将数量庞大的异质性资

源聚集到一起所形成的庞大的资源空间是其主

要基础设施架构[1] ,而沉浸式参与、现场式体验

和用户内容生成与编辑则堪称元宇宙时代个体

参与信息交流的三大关键特征。

综合前人的描述可以看出,元宇宙主要指

一个基于巨大资源空间而使用户沉浸其中并参

与内容生成与编辑的、实体与虚拟世界相互映

射、交互的生活空间。 从图书馆职业的角度看,
元宇宙所涉及的“资源空间” “用户沉浸与内容

生成”“实体与虚拟映射、交互”等要素都具有明

显的自我指涉性。 回顾与图书馆职业紧密相关

的理论学说,可以看出,世界 3 理论 ( World
 

3
 

theory)、 场 域 理 论 ( Field
 

theory )、 意 义 建 构

(Sense-making)学说等都前瞻性地为解析元宇

宙时代图书馆职业的特征、功能与发展趋势提

供了理论分析工具。

2　 “世界 3”及其内部结构的表征

元宇宙与图书馆职业首要的理论关联体现

在“世界 3”的客观存在及其形态特征方面。 换

言之, 具有自主性的 “ 客观知识世界” 的存

在[5]78 ,构成了作为巨大资源空间的元宇宙与以

记录资源的整序和提供利用为使命的图书馆职

业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世界 3”也可称为客观知识世界,由科学

哲学家波普尔于 1962 年首先提出。 波普尔认

为,如果不过分认真地考虑“世界”或“宇宙”一

词,我们就可以区分下列三个世界或宇宙:第
一,物理实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意识状

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或关于活动的行为意向

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

科学思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5]56 。
世界 3 理论甫经问世,即得到了图书馆情报学界

的关 注。 英 国 著 名 情 报 学 家 布 鲁 克 斯

(B. C. Brooks)指出,客观知识世界是由语言、艺
术、科学、技术等所有被人类贮存起来或传播到

地球各地的人工产物所记录下来的人类精神产

物[6,7] 。 由于承载着客观知识的记录资源(主要

是文献)通常由图书馆专事收集管理并提供传

播与使用,因此,包括布鲁克斯在内的很多学者

都认为,世界 3 理论可以作为图书馆情报学的理

论基础[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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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世界 3”展开的理论描述与解析中,波
普尔把侧重点放在了对客观知识世界的“自主

性” [5]98 及其与“世界 2”之间关系[5]99 的论证方

面。 这种理论建构的旨趣,与实体与虚拟交互

融会的“元宇宙”异曲同工。 由于“基于巨量信

息资源和用户沉浸式参与而形成了生活空间”
既是元宇宙得以存在的基本状态,也是图书馆

相关的各类职业活动得以展开的核心要素,因
此,元宇宙与图书馆职业活动之间的理论关联

最终表现为主观知识客观化与客观知识主观化

两个过程。 前者指将源自个体理解、体验和认

识的主观知识经由特定形式的社会“认证” (如

同行评审或出版),形成社会共识并得以传承的

过程;后者则指通过用户参与(如阅读、学习、游
戏等行为)而将依附于特定载体(如书籍)上的

知识纳入个体认知结构的过程。 有学者认为,
客观知识的主观化作为知识运动的第二个阶

段,与第一阶段(主观知识客观化)共同完成知

识在不同载体之间的运动过程[9,10] 。 对于图书

馆职业而言,这两个过程分别对应着以文献为

主体的知识信息资源“藏”与“用”之间对立统一

的逻辑。 其中,“藏”的逻辑主要指图书馆职业

对客观知识及其载体的收集与序化整理,其主

要指向是“世界 3”;“用”的逻辑则是指将经过

整序的记录资源提供给用户使用从而促进其认

知发展,主要指向是“世界 2” [11]60 。 由于知识组

织既是图书馆进行知识资源序化的基本工具,
也是个体将客观知识加以消化从而纳入其认知

结构的必要社会条件[12] ,因此,知识组织无疑是

图书馆职业贯通客观知识世界(“世界 3”)与个

体主观世界(“世界 2”) 的核心。 布鲁克斯指

出,图书馆情报学正是这样一个将“世界 2” 和

“世界 3”的相互作用纳入研究而形成的学科领

域[13] 。 我国学者蒋永福对此进行过系统性阐

释,他认为,客观知识是图书馆学的本体论对

象,客观知识的主观化是图书馆学的认识论对

象,客观知识的组织是图书馆学的方法论对象;
他倡导把客观知识作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逻辑起

点,以服务于人类的客观知识主观化作为图书

馆学的最高准则[14] 。
“知识组织”一词最早的使用,至少可以追

溯到 1929 年英国学者布利斯( H. E. Bliss)所著

的《知识的组织和科学的系统》一书,是指对客

观知识组分进行整序的活动和过程[15] 。 由于客

观知识具有可编码性[16] ,因此,知识组织是图书

馆通过对客观知识世界的内部结构加以表征以

实现其职业活动目标的可行途径。 “ 表征”
(Representation) 一词产生于认知心理学领域,
是指人们知觉和认识世界的一套规则[17] 。 客观

知识世界内部结构的表征主要指图书馆以知识

组织等形式开展的对客观知识世界的内部结构

与存在形态加以揭示的专业活动。 元宇宙是一

个由巨大资源空间和用户沉浸式参与两个维度

共同支撑的虚实交互、映射的生活空间,而图书

馆职业视域下的“世界 3”则代表着这个空间中

由经过整序的客观知识构成且以个体沉浸参与

为目标的巨大资源体系。 据此推断,元宇宙时

代图书馆职业的存在价值就在于,通过有效表

征客观知识世界的内部结构并且将其与个体的

认知结构相关联,从而做到主观知识客观化与

客观知识主观化的高度统一。 也就是说,借助

于知识组织,图书馆首先实现对客观知识世界

内部结构的表征,进而将其与个体的认知结构

相关联,从而实现“藏”与“用”的统一。 这种统

一性的最终结果,便是形成美国图书馆学家巴

特勒及我国图书馆学家宓浩、黄纯元等倡导的

以图书馆为中介的知识交流[18]12 机制。 对此,
布鲁克斯言简意赅地指出,图书馆学者和情报

学者的实际工作可以归结为收集和组织“世界

3”的记录以资利用,而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理

论工作可以归结为要研究“世界 2”与“世界 3”
的相互作用[6] 。

综上所述,知识组织既是“世界 3”内在结构

表征的主要工具,又是联通主观知识客观化与

客观知识主观化的桥梁。 在元宇宙时代,图书

馆将借助于知识组织,通过记录资源的收集、整
理与序化,促进元宇宙中巨量信息资源空间的

形成与优化,通过对“世界 3”内在结构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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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个体实现沉浸式参与元宇宙的目标。 由

此,图书馆可望在信息交流方式和个体参与方

式两个维度上实现与元宇宙的深度对接。

3　 元宇宙语境下的社会认识高级化进程

既然图书馆通过对“世界 3”内在结构的表

征,与元宇宙在资源基础和用户服务方式两方

面均存在着相互贯通的路径,那么,就有必要解

析图书馆之于元宇宙时代社会发展可能存在的

实际贡献。 作为一个基于信息社会问题研究而

发展起来的图书馆情报学基础理论框架,社会

认识层次论具备对元宇宙时代图书馆的实际社

会贡献做出解析的理论潜质。
社会认识层次论是以美国学者杰西∙谢拉

(Jesse
 

Shara)所发展的社会认识论为基础,基于

群体性认知不均衡而发展形成的图书馆情报学

基础理论框架[19] 。 所谓群体间的认知不均衡,
是指社会人群在使用承载着知识信息的记录资

源促进认知发展的过程中,因多种原因而导致

认知 结 果 在 不 同 人 群 之 间 有 所 差 异 的 现

象[11]157 。 在信息社会的语境下,群体间的认知

差异在不同社会条件下有着数字鸿沟、数字不

平等、知识沟等不同的称谓:当把群体性认知差

异归因于实体信息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分布时,
可称之为数字鸿沟( Digital

 

divide);当把群体性

认知差异归因于具体信息通信技术方面的使用

技能不均衡时,可称之为数字不平等( Digital
 

in-
equality);当把群体性认知差异归因于教育个体

经济社会地位相关因素之间的不均衡时,可称

之为知识沟( Knowledge
 

gap)。 以上述各种名义

展开的相关研究共同表明,在社会信息化的背

景下,需要一种专门从事记录资源的整序和提

供利用的社会性制度安排,以促使存在认知水

平差异的不同人群都能够实现与适合其认知特

征的客观知识进行交流、互动,从而满足不同认

知水平群体的认知发展需要,从整体上推进信

息贫富状况不同的人群都走向信息富裕,最终

实现社会整体认知结构的完善化[20] 。 就本质而

言,图书馆体系正是这样一种旨在促进社会认

识高级化进程的制度安排。 按照社会认识层次

论,社会认知发展的进程可以由低到高分解为

如下四个层次[11]131 。
第一层次是娱乐、体验需求的满足。 这是

社会认知发展的初始层次。 处于这一层次的人

群并无明确的知识(信息)需求,图书馆作为一

种社会机构,在此阶段的职业使命仅仅是满足

用户娱乐身心、体验文化的需求。 这一层次在

元宇宙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用户通过虚实映

射与交互,实现身临其境、置身其中,从而获得

浸入“世界 3”中的文学、艺术、科学产品之中的

体验。
第二层次是个性化信息需求的满足。 除娱

乐、体验层次的认知需要外,出于解决实际问题

或提高认知水平的需要,一部分个体会产生个

性化的信息问题,试图在元宇宙的巨量资源空

间中寻找答案。 在这一层次上,图书馆的使命

在于,基于知识组织,将馆藏的经过组织与整序

的记录资源提供给用户使用,以备具有个性化

信息需求的用户查询和获取。
第三层次是通识性专业知识需求的满足。

虽然信息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论,但
知识源于信息且高于信息的观点在图书馆学界

一直居于主流。 在这一层次上,元宇宙时代的

图书馆基于“世界 3”内部结构的表征,通过系统

化的知识组织,使客观知识世界能够按照最符

合人们认知结构的方式呈现,并帮助用户实现

交互式浸入“世界 3”的目标。
第四层次是知识创新需求的满足。 在元

宇宙时代,知识创新的主体仍是经过严格训

练的研究者。 元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巨量的信

息资源空间,帮助研究者高效率地对接海量

的科学证据是元宇宙时代图书馆促进知识创

新的第一要务。 显然,在研究者有限的认知

能力和近乎无穷的科学证据之间,需要图书

馆发挥知识咨询与科技情报服务的中介功

能。 从现实的发展趋向看,知识组织、元分析

( Meta-analysis ) 和 系 统 评 价 ( Systematic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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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仍是元宇宙时代图书馆在知识创新方面

需要承担的主要任务。
总之,在元宇宙时代,基于知识组织实现个

体认知结构与“世界 3”之间的深度对接,从而全

面参与社会认识的高级化进程仍将是图书馆的

主要价值体现。 然而,由于元宇宙对社会的认

知发展进程所带来的颠覆性影响,图书馆体系

从形态到功能都将面临深刻变革。 其中,由场

所到场域的形态之变与由制度设计到思想实验

平台的功能之变将构成元宇宙时代图书馆变革

的主流。

4　 从场所到场域:元宇宙时代图书馆的
形态之变

在工业化时代和信息社会的初期,作为知

识信息资源存储与分享交流的场所是图书馆的

基本存在形态。 由于元宇宙是一个虚拟与现实

映射交互而形成的生活、
 

工作和学习空间,实体

场所形态的图书馆在元宇宙时代固然有其存在

的必要性,但显然不会是唯一的形态。 在此境

况下,元宇宙时代的图书馆内在地蕴涵着一种

由“场所”向“场域”转变的力量。

4. 1　 “场域”与元宇宙

关于“场”或“场域”的理论阐释源自物理

学领域。 格式塔心理学后期代表人物勒温

( Kurt
 

Lewin)将场域理论引入社会学领域。 勒

温认为,心理场就是由一个人的生活事件经验

和未来的思想愿望所构成的一个总和。 在勒

温所发展的“场论”中,最核心的两个概念是心

理紧张系统和生活空间[21] 。 紧张系统这一概

念代表个体的心理需求,而生活空间则指人的

行为发生的心理场。 按照场论,人与环境是一

个共同的动力整体,把动力观和整体观结合起

来,是勒温场论的基本形式[22] 。 场论的基本主

张是,任何一种行为都产生于各种相互依存事

实的整体,这些相互依存的事实具有一种动力

场的特征[23] 。

与元宇宙的理念一脉相通,场论特别重视

“生活空间”这一概念。 按照场论,生活空间包

括个体及其心理环境,是“决定个体在某一时间

里的行为的全部事件的总和” [24] 。 心理环境不

只是指物质世界,也不仅是指主观世界或他人

的世界,而是指影响某个个体行为的世界。 显

然,勒温关于场域的理论描述具备元宇宙理念

下关于生活空间的全部特征。 可见,勒温提出

的心理场理论可以作为一个理解元宇宙生活空

间的基本工具。
对于图书馆来说,尽管从物理学到心理学

领域所发展的场论都有启示意义,但真正能够

直接用于解析元宇宙时代图书馆这一新型的

“知识场域”的,当属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 Pi-
erre

 

Bourdieu)关于场域的定义及相应的理论阐

释。 布迪厄指出:“我将一个场域定义为位置间

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种形构,这些位置是

经过客观限定的。” [25] 布迪厄的场域概念,不能

理解为被一定边界物包围的领地,也不等同于

一般的领域,而是在其中有内含力量的、有生气

的、有潜力的存在。

4. 2　 作为场域的图书馆

综合勒温、布迪厄等学者关于场域的理论

构想,社会认识层次论认为,在促进社会认知高

级化的进程中,图书馆用户总是处于一定的场

域之中。 根据图书馆实践,并结合心理学、社会

学等领域关于场域的理论陈述,元宇宙时代图

书馆这一新型知识场域可分解为低自主场域、
高自主场域和自为场域三个层次。 低自主场域

以实现向没有明显信息需求的大众用户提供完

全公共型的记录资源,从而满足其娱乐、体验等

一般性认识需求为目标。 而高自主场域则基于

专业知识资源开展自主性更高的认识活动,典
型的例证是,研究人员以知识创新为目标阅读

学术文献,由于实现了知识的生产和消费过程

的几乎完全重合,此时,场域的自主性显然更

高。 当处于高自主场域的用户从具体的信息

(或知识)生产任务中解放出来时,不一定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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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明确的信息需求或知识生产任务,但却很

可能(但非必然)出现高度的思想创新或其他高

质量的知识生产行为,此时用户进入了一个自

为的场域[19] 。 元宇宙时代的图书馆系统因有效

整序了大量“记录资源”而成为一个典型的自为

场域。 这种状况甚至在三十多年前就得到了图

书馆学家的预言。 例如,宓浩等指出,“随着记

录知识的信息载体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人们才

打破了自身的束缚,才有可能成为知识创新的

‘自在者’,自如地浮游在知识海洋中,广泛地汲

取知识养料。” [18]13 简言之,元宇宙语境下的自

为场域是一种参与者“自由” 浸入其中并得到

直接或间接濡染的知识汲取空间。 这一场域

的参与者没有非常具体或功利的知识、信息获

取目标,其行为和认知具有高度自主性和灵

活性。
场域的三个层次与社会认知发展的进程

存在着对应关系。 具体而言,从娱乐、体验层

次到个性化信息需求的社会认知发展进程

中,低自主场域是主导;从个性化信息需求到

通识性专业知识需求的社会认知发展进程

中,高自主场域居于主导;而从专业知识需求

向知识创新的社会认知发展进程中,自为场

域居于主导。 总体而言,根据社会认识层次

论,元宇宙时代的图书馆职业以促进认知发

展、消弭群体性认知差异为基本价值追求,是
一个结构性文化资本与个体性文化资本互动

与交换的知识场域。

4. 3　 元宇宙时代图书馆所蕴含的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用来支撑场域理论的重

要概念,指可以赋予权力和地位的累积文化知

识的一种社会关系,包括内含的文化资本、具体

的文化资本和制度的文化资本三种类型[26,27] 。
按照社会认识层次论的理论构想,参照布迪厄

关于上述三种资本的理论描述,可以将元宇宙

时代作为“场域”的图书馆理解为“结构性文化

资本”和“个体性文化资本”的互动。
所谓结构性文化资本,大致类似于布迪厄

关于制度性文化资本的概念,强调作为文化传

承与服务者的图书馆为社会成员赋能( Empow-
er)的过程。 之所以称之为“结构性”,是因为作

为一种元宇宙时代 “ 社会思维器官” 的图书

馆①,这一知识场域源于社会结构,决定于社会

结构,并服务于社会结构。 社会实践与科学研

究是结构性文化资本的主要创造者,而教育事

业通过对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创新也在一定程

度上参与结构性文化资本的型塑。 图书馆虽然

不是结构性文化资本的创造者,却是社会性文

化资源的集成者。 这种集成功能,首先表现在

图书馆作为一种促进公益信息保障的制度安排

方面,其次也表现在图书馆职业对记录资源的

收集与整序方面。 结构性文化资本是结构性记

录资源的资本化,反映了一个社会占有的公共

知识的总量及这些公共知识融入民众的程度。
各种类型的记录资源是结构性文化资本的物质

载体[11]129 。
所谓个体性文化资本,大致等同于布迪厄

的“内含性文化资本”的概念,是一种习得的文

化资本,是个体通过与环境(知识场所)之间的

互动,通过认知建构而获得的文化资本,其结果

是个体智识 (或信息素养、认知地图) 的丰富

化[11]130 。 图书馆职业同样无法直接创造个体性

文化资本,而是为个体性文化资本的富裕化提

供保障。 具有不同信息(知识)需要并处于不同

认知水平的用户是个体性文化资本富裕化的具

体受益者。
综上所述,在元宇宙时代,作为知识场域的

图书馆承接并推动结构性文化资本与个体性文

033

① 我国图书馆学家刘国钧、杜定友都曾主张将图书馆理解为社会的“公共脑子”。 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

也曾提出,把静态的知识结构活化,从而把片断的情报结成首尾一贯的知识,以便形成“体外的大脑”。 不难看

出,无论中外,都不乏学者主张将图书馆视为一种思维器官(或称之为思想实验的器官)。 关于图书馆的这种功

能,将在后文中进一步展开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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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资本之间的对接与互动。 针对结构性文化资

本,图书馆主要通过记录资源收集、存储与组织

等专业活动,为知识信息被纳入个体性文化资

本做好准备;针对个体性文化资本,图书馆主要

通过对“世界 3”内在结构的表征,为个体将自己

的认知活动与知识信息进行对接提供接口。 两

种文化资本之间的互动结果,便是社会认识论

和知识交流论所强调的知识信息的交流与共

享。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社会性的文化传承和

个体文化素养的提升过程来说,图书馆作为一

个知识场域,并不会像学校等教育机构一样对

个体文化素养进行直接干预。 相反,图书馆职

业活动的目标是使文化资本公益化、制度化、机
构化、 体系化, 而不追求直接创造新的文化

资本。
迄今为止,关于图书馆学是否应当是“图书

馆”之学的争论不绝于耳。 由元宇宙时代作为

知识场域的图书馆所面临的形态之变可以推

断,元宇宙语境下的图书馆学虽不必囿于图书

馆(甚至文献资源)的实体边界,但必须与图书

馆职业紧密关联起来,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同时,图书馆的形态虽然不是决定图书

馆实践活动的唯一因素,但肯定是最关键的因

素之一。

5　 从制度设计到思想实验平台:元宇宙
时代图书馆的功能之变

在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的初期,图书馆

主要是作为一种保障知识信息均等获取及信息

公平的制度安排而存在。 这种制度设计的合理

性以及由其直接决定的图书馆的功能设计,植
根于社会性的信息不平等或信息贫困假设之

中。 到目前为止,图书馆学相关领域关于信息

贫困的研究主要关注数字鸿沟、知识沟、信息分

化等主题,通过对这些纷繁的术语及其背后理

论要素的归类分析可以看出,技术决定论、结构

决定论和主体建构论是迄今为止信息贫困研究

的三个主要流派。

5. 1　 技术决定论

这一流派主要关注“数字鸿沟”。 有学者认

为,迄今为止信息贫困领域经历了两波数字鸿

沟的研究[28] 。 第一波数字鸿沟的研究可称为

“硬技术决定主义”,认为技术直接影响社会变

化。 美国商务部 1995 年以来出台的系列报告可

被视为硬技术决定主义的代表作。 第二波数字

鸿沟的研究属于“软技术决定主义”,在认为技

术是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的同时,又把技

术本身作为一种社会问题的症状[29] 。 技术决定

论导向下的数字鸿沟研究虽然取得了大量成

果,但也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 如有学

者认为,以数字鸿沟为代表的研究陷入了一个

误区———把技术作为社会发展变化的唯一动

力[30] 。 相当数量的研究均表明,社会的变化与

发展并非仅仅由技术驱动,测量计算机、光缆以

及连接度只能反映信息社会的一小部分[31-34] 。
也有学者指出,技术自身并不直接导致社会的

转型,技术本身也是由特定社会、经济和技术环

境中的人设计并应用的[35] 。
技术决定论之于图书馆的启示在于,资源

从物理形态上具有可及性是图书馆功能得以发

挥的前提。 即使在元宇宙时代,如果没有物理

或认知上可及的承载着知识信息的记录资源作

为保障,图书馆的功能仍将无从谈起。 换言之,
从技术决定论的角度看,即使在元宇宙时代,图
书馆实体仍将作为知识信息交流必不可少的基

础设施而长期存在。

5. 2　 结构决定论

法兹(Fuchs)经过系统性文献调查发现,很
多研究者将信息贫困解释为一种主要由地域、
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及家庭因素等社会结构性

因素所决定的现象[36] ,这一流派的主要理论主

张可归纳为结构决定论。 研究发现,由于居住

地域位置的局限,相对偏远的农村地区居民在

信息内容的获取方面处于明显劣势,且信息获

取中存在性别差距[37] 。 围绕“知识沟” 假说展

开的研究是结构决定论的一个代表,这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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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侧面解读了教育等社会结构性因素之于

人们信息贫富状况的明显影响。 上述研究主要

以地域、性别等显性的社会结构性因素为理论

切入点对信息贫困现象展开解析。 秉承结构决

定论的另一部分研究者还试图对隐性的社会结

构性因素在“型塑”信息贫困中的作用展开研究。
较典型的如美国学者查特曼 ( E. A. Chatman)
所提出的“小世界理论”。 查特曼通过对贫穷的

老年女工、监狱中的犯人、低技能的工人进行深

入访谈,发现社会和文化标准规制了这些人的

信息行为,在这些弱势人群中形成了“小世界”,
从而造成了信息贫困[38] 。 除此之外,社会资本、
公共产品等概念也被很多研究者用于解释信息

贫困[39] 。
结构决定论之于图书馆的启示在于,结构

性的因素之于知识信息的交流传播存在着显性

或隐性的影响,因此,图书馆作为一种促进信息

公平、消除信息贫困的社会性制度保障具有明

显的意义和价值。 换言之,结构决定论为解释

图书馆何以可能作为促进信息公平、消除信息

贫困必不可少的社会制度安排提供了理论

基础。

5. 3　 主体建构论

这一理论流派以德尔文( Branda
 

Dervin)所

发展的 “ 意义建构” ( Sense-making) 学说为代

表[40] 。 依据“意义建构”理论,信息贫困问题的

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信息资源配置的质量(而

不是数量),以及人们是否使用和如何使用这些

信息资源。 “意义建构”理论直接催生了信息服

务领域的“用户中心”理念。 德尔文本人虽然没

有直接将意义建构理论用于信息贫困的解释,
但后续研究者却大量将建构主义的思想用到了

信息贫困问题的解析之中。 一般认为,意义建

构存在于两个层面:经济视角下的意义建构是

主体为使其行为效果最大化而进行的建构活

动;心理视角下的意义建构则是主体通过获取

更多信息以克服其认知障碍而展开的建构活

动。 不同层面的缺失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后

果:无法完成经济角度意义建构的主体,在行为

后果方面无法实现价值最大化而陷于经济上的

不利地位;无法完成心理角度意义建构的主体,
在认知结构方面存在劣势而陷入信息上的

贫困。
意义建构学说对于理解元宇宙时代的图书

馆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启示意义。 早在 20 世纪早

期,我国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就将图书馆定义为

社会的“公共脑子” [41] 。 在元宇宙的语境下,随
着基于自然语言的知识组织工具与方法的完

善,图书馆学家所设想的“知识交流”条件已逐

步具备,用户借助于图书馆开展“思想实验”的

空间越来越大,从而使图书馆越来越趋向于成

长为社会的“思维器官”①。
作为元宇宙时代用户开展思想实验最关键

基础设施的图书馆应当具备何种具体特征目前

尚不明晰,但图书馆很可能在社会和个体两个

层面的“意义建构” 中发挥“思想实验平台” 的

作用。
首先,图书馆基于社会性的“意义建构” 促

进社会认知结构的完善。 在此方面,循证社会

科学领域方兴未艾的科学证据整合堪为典范。
科学证据整合( Research

 

synthesis) 是指当图书

馆员面对大量科学证据时,应用元分析等方法,
将来自多元异质研究情境的发现加以整合,以
获得具有更高内外部效度的研究证据,并通过

系统评价形式对高质量证据进行报告的过

程[42] 。 科学证据整合之所以能够体现图书馆作

为社会思维器官的特征,在于基于元分析等工

具,图书馆实质性地参与到了知识创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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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从而直接促进社会认知结构的完善。 从

某种意义上说,图书馆员开展科学证据整合的

活动,可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性的整体“意义建

构”。
其次,图书馆将通过实质性地参与知识交

流而促进个体认知结构的完善。 有研究者指

出,在元宇宙语境下,“客观知识世界与物理现

实世界的链接会在人类生产生活与学习活动过

程中自然发生” “具体到教育领域,则反映在学

校课堂授课等活动之中” “自古以来,客观知识

世界的建构方主要源自教研或生产实践一线人

员,并通过学校等场所传播开来,而随着现代信

息技术与教学活动的持续深入融合,客观知识

世界开始走进主观虚拟世界” [43] 。 这里,图书

馆开展高效的知识组织(即对客观知识世界内

部结构的表征)活动,将使个体认知发生的情境

性更强、门槛更低,从而使个体的认知结构在

“不知不觉”(或称沉浸式)中获得发展。
总之,元宇宙时代用户所处的参与式、交互

式、自动化、沉浸式生活空间,呼唤着图书馆的

功能由社会化的文献情报服务向促进社会认知

发展的思想实验平台转型。 在理想状态下,图
书馆将不仅延续原始科学研究证据收集者与看

门人的角色(即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大脑的记

忆功能),更重要的是,图书馆员将通过对这些

科学证据的消化,使知识创新成为一种图书馆

在社会整体层面展开“意义建构” 的专业行为

(即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大脑的思维功能)。 简

而言之,由工业社会迈向元宇宙时代,图书馆的

功能转型始于信息资源整序利用的基础设施,
成于促进信息公平的社会性制度设计,趋于用

户开展思想实验的平台。

6　 小结与启示

元宇宙已经成为学术界乃至工业界广泛关

注的热点话题。 作为一个对社会信息化变迁进

程高度敏感的领域,图书馆界的研究者和实践

者尤其需要关注元宇宙相关的理论发展与实践

动向。 本文基于元宇宙的两个基本维度,从“世

界 3”内部结构的表征入手,以社会认识层次论

为理论基础,对元宇宙时代图书馆形态与功能

的转型展开了前瞻性探究,以期为元宇宙语境

下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理论嬗变提供有益的

借鉴和思路。
本文所展开的思考可望在如下方面对图书

馆职业的发展产生启示。
首先,元宇宙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图书馆作

为知识交流的中介最终成为现实。 自图书馆诞

生以来,将图书馆建设成为知识交流中介一直

是本领域理论建设者与实践工作者的一个梦

想。 然而,迄今为止,图书馆虽然在客观知识的

收集、整序和提供利用方面做出了艰苦的努力,
但在知识交流中介作用的发挥方面不仅未见提

升,甚至因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而被弱化。 在

元宇宙时代的各种社会机构中,图书馆基于“世

界 3”内部结构的表征与知识组织理论、方法与

技术的颠覆性创新,最有可能搭建起连接个体

主观世界与客观知识世界之间的桥梁,从而实

质性地参与到社会和个体两个层次的意义建构

之中。 从这个角度看,元宇宙的到来,很可能会

是图书馆成为知识交流中介的最关键事件。
其次,元宇宙时代的图书馆需要重新定义

自己的功能与使命。 上文已从由场所到场域的

形态之变和由制度设计到思维实验平台的功能

之变两个方面,对元宇宙时代图书馆职业的嬗

变进行了畅想。 需要注意的是,图书馆职业的

每一次变迁,都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 面对

元宇宙所带来的全新的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
图书馆亟待重新界定自己的功能与使命。 例

如,阅读行为已深深植根于图书馆职业活动之

中,但在元宇宙的语境下,基于“世界 3”结构表

征与情境化知识的呈现,个体的“参与”可能比

“阅读”更能概括图书馆用户的实际行为;再如,
将图书馆视为学校教育体系之外的一种社会性

补充教育资源,也是迄今为止本领域的一项共

识,在元宇宙时代,图书馆以对接用户认识结构

与客观知识世界内在结构为目标的知识组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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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很可能重新定义“教育”一词在图书馆实践

中的含义。
第三,面对元宇宙时代的到来,图书馆学科

和专业建设需要展开前瞻性谋划。 由于深受社

会信息化进程的影响,图书馆在过去的半个世

纪中已经历了迷茫甚至阵痛。 图书馆专业人才

培养与职业实践活动之间的不协调,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了学科与专业建设的滞后。 无数历史

经验表明,面对社会信息化进程的颠覆性创新,
任何的犹豫、徘徊与迟疑都可能导致落伍甚至

被淘汰。 在数智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面前,自

甘落伍,无异于自我淘汰和放弃。 从这个意义

上说,加强学科与专业谋划,前瞻性把握住初露

端倪的元宇宙的每一次发展机遇,攸关图书馆

和图书馆学的未来。
全新的元宇宙时代是否会到来? 何时到

来? 目前尚不可知。 立足于世界 3 理论、社会认

识层次论等学说,本文畅想了元宇宙语境下图

书馆的明天,以期为本领域的理论发展和职业

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显然,本文所展开的思考

只是一个非常初始的尝试,其合理性尚待实践

的检验与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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